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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一位农民打算省点儿钱，把废

弃 的 塑 料 布 当 成 地 膜 用 在 花 生 地 里 。 然

后，来了一阵大风。结果是，在 2021 年

迄今全中国最为繁忙的一个出行日，这块

塑料布盘旋着告别花生地，被风送到了附

近高铁上方的供电网上，而 200 多公里外

的北京西站，经历了黑色的一天。

5 月 1 日晚，北京西站连续宣布 24 趟

列车停运，向旅客“深表歉意”。站内广

播忙着“抱歉地通知”列车停运或晚点的

消 息 ， 电 子 屏 上 的 候 车 信 息 陆 续 变 为 红

色。以至于偶尔听到检票提醒，一些乘客

会鼓掌、欢呼，祝贺那些跑着去排队的幸

运者。

当天是一个假期的开端，中国铁路北

京 局 集 团 单 日 发 送 旅 客 数 量 创 下 历 史 新

高，超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春运纪录。

这天下午，铁路警方通报，北京到广

州 的 高 铁 线 位 于 河 北 省 定 州 市 境 内 的 一

段，因大风吹扬地膜，“致接触网故障”。

一位 57 岁的当地农民——他在通报里被

称为“赵某某”，因此而接受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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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是杨家庄乡八里店村，华北平原

上的一个村庄。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

铁线路——京广高铁，从这个村庄西侧的

高架桥上穿过。

行驶中的火车通过车顶的受电弓从接

触 网 获 得 电 流 ， 受 电 弓 相 当 于 “ 插 头 ”，

接触网则是“插座”。“八里店这次事故，

接触网和受电弓都受到侵入。”一名现场

处理的铁路员工对记者说，事故造成包括

接 触 网 的 支 撑 装 置 、 接 触 悬 挂 、 附 加 悬

挂、线路等设备大面积损坏。

供 电 系 统 经 过 抢 修 ， 在 大 约 3 个 小

时后恢复。但是，北京供电段抽调了 80
多 人 ， 连 续 三 个 凌 晨 施 工 ， 才 解 决 了 全

部故障。

北 京 铁 路 局 集 团 北 京 供 电 段 接 触 网

技 术 科 副 科 长 何 成 林 说 ， 接 触 网 上 悬 挂

异 物 ， 可 能 导 致 线 路 短 路 跳 闸 ， 中 断 供

电 ， 或 者 引 起 受 电 弓 故 障 导 致 取 电 受

阻 ， 严 重 时 甚 至 可 能 引 发 火 灾 或 者 人 员

触电等事故。

“接触网挂异物”是电气化列车常见

的故障原因，仅在过去一个多月，京广、

京沪等多条高铁线路就出现 10 余次类似

状况，八里店这次事故是其中影响最大的

一次。

抢修工人赶到八里店时，发现肇事的

不是那种常见的农用地膜，而是温室大棚

上的塑料布，比地膜要厚且硬。

“一般情况下，塑料属于绝缘体，不

能导电，但是农用塑料布可能杂质较多，

容易造成电网短路跳闸。”一名参与现场

处理的铁路供电专家推测。

“电线一直打火，梆、梆，放炮一样

响。”72 岁的目击者王增良对记者形容。

他是当天第一个报警的人。

事发时，他正在铁路高架桥下乘凉。

大约中午 11 点 50 分左右，他感到风越刮

越 紧 ， 和 邻 居 们 感 慨 今 年 大 风 天 多 得 出

奇。前一天，定州市气象台发过大风蓝色

预警。正说着，他看到南边几十米远的地

里 ， 一 大 块 白 色 塑 料 布 被 狂 风 “ 旋 了 起

来”，“看起来有 10 多米长”。

现场多名村民看到，塑料布很快挂到

了高架桥两侧的供电线上，在狂风的吹拉

下拧在多条线路之间，“打着旋儿”卷到

高架桥上。

王 增 良 跑 到 一 个 桥 墩 旁 ， 上 面 贴 着

“保护铁路 人人有责”的告示。他找到一

个 400 开头的号码，从兜里翻出手机，拨

通电话。接电话的人接连问他：“定安公

路在哪里？定安公路在哪里？”

他当时感觉这电话“远了”，“连俺们

定安公路都不知道？”定安公路是八里店

村旁边的一条公路。

电话里让王增良报桥墩号，他 17 岁

的孙子冒险跑到出事的桥底下查看，冲他

喊：“21 号、22 号桥墩！”

这时，一列高铁驶过，村民们听到高

架桥上“哧拉拉”地响。他们拍了照片：

一块塑料布挂在 7 米多高的电网上方，尾

部一直拖至地面。另一块塑料布缠在高铁

接触网上，像一张撑开的渔网。

京广高铁开通之初，王增良见过类似

场景，但不是由塑料布引起的。那时高铁

旁边种着许多树，下雨天树和电线“噼里

啪啦”地打火，吓得村民不敢在高架桥下

走。后来，铁路部门给了补偿，请村民砍

掉了沿线大部分的树。

这一次，起初没人注意到塑料布是谁

家的。参与现场处理的一名杨家庄乡政府

负 责 人 说 ， 当 时 最 紧 急 的 工 作 是 清 除 故

障，恢复通车，还没有排查是谁家的“地

膜”。是那位姓赵的村民，看到自家“地

膜”受损，自行上前索赔。

多位在场者对记者证实，赵某某看到

自家的“地膜”挂在电线上，上前要求在

场的铁路工作人员赔钱，随后被铁路警察

带走。

一 位 在 场 的 村 干 部 说 ， 赵 家 其 实 是

“ 为 了 省 点 地 膜 钱 ”， 把 大 棚 上 废 弃 的 塑

料布当普通地膜用，“没想到出了这么大

的事”。

由于身体原因，赵某某次日便回到八

里店的家中。他的一位家属告诉记者，对

于那天发生的事他“不愿多说”。

事后，杨家庄乡政府、八里店村委会

组织了 60 多人，对京广高铁沿线的农用

地膜进行了清理。“我们的村民受到了一

定 的 损 失 ， 但 是 没 办 法 ， 高 铁 要 万 无 一

失。”杨家庄乡党委书记赵永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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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298 公 里 的 京 广 高 铁 沿 线 ， 八 里

店并不起眼。从村庄最北侧的门窗店到最

南端的月季大棚不过 1 公里。铁路高架桥

仅用 20 根桥墩就跨过了八里店。时速 300
公里的高铁从这个村庄的“头顶”驶过，

只需要 10 秒左右。

八 里 店 的 事 故 让 很 多 乘 客 开 始 意 识

到，窗外掠过的那些白色地膜，对高铁来

说可能是一种威胁。

杨 红 杰 和 他 的 同 事 ， 负 责 一 段 长 约

70 公里的供电网。他是北京铁路局集团

石家庄供电段石家庄高铁车间定州东网电

运行工区副工长，需要利用凌晨去消除那

些威胁。

凌晨时段一般是高铁停驶的时间，铁

路各工种等待的“天窗点”。供电段的工

人们沿着线路，清理接触网上的树枝、鸟

窝，在接触网上绑上生鸡爪、玩具蛇甚至

“蜘蛛侠”玩偶，五花八门，“这些对驱鸟

有奇效”。

杨红杰说，如果乘客在高铁上仔细观

察，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接触网上这些奇

怪的东西。

每 年 3 月 到 6 月 ， 他 们 忙 着 对 付 喜

鹊。大量喜鹊会飞到接触网上筑巢。喜鹊

喜欢栖息在高大乔木的顶端，也很喜欢在

高高的接触网上安家。但是，喜鹊衔来的

树枝、丝线容易造成短路跳闸。

并非所有威胁都足以逼停列车。“一

些特别小的异物，如果对列车运行影响不

是很大，会采取受电弓降弓运行，通过异

物点位后再升弓取流，减小对铁路运输的

影 响 。” 何 成 林 介 绍 ， 如 果 异 物 体 积 较

大，需要首先将线路上运行的列车叫停，

接触网设备停电，在做好安全措施后进行

人工清理。

杨红杰眼里体积大的异物包括长条塑

料布、彩钢板、工地防尘网，小的异物是

鸟儿衔来的树枝、风刮来的塑料袋等。

北 京 铁 路 局 集 团 划 分 的 铁 路 外 部 环

境 安 全 隐 患 共 有 13 类 ， 其 中 2 类 由 供 电

段 负 责 ， 包 括 铁 路 沿 线 两 侧 500 米 范 围

内 的 塑 料 大 棚 、 防 尘 网 、 塑 料 薄 膜 等 轻

飘 浮 物 类 ， 以 及 影 响 铁路线路安全、供

电设施安全、供电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

高大树木。

另外 11 类威胁由工务段负责，常见

的为硬飘浮物类，即铁路沿线两侧 100 米

内各种彩钢瓦房、铁皮房、广告牌等，以

及在铁路沿线两侧存放、堆放、码放的易

在大风天气被挂上铁路线路的彩钢瓦、板

等物品。

何成林表 示 ， 接 触 网 设 备 本 身 稳 定

性 比 较 强 ， 目 前 存 在 的 问 题 是 外 来 风 险

因素太多且不稳定，“铁路除了部分隧道

区 段 ， 都 是 露 天 开 放 式 环 境 ， 经 过 城

区、村庄就会存在各种隐患。外来物特别

不好控制。”

现 行 的 《铁 路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实施。国家铁路局相关负

责人在解读这份条例时说：“铁路沿线情

况错综复杂，火车经过城市市区、城市郊

区、村镇居民居住区与其他地区，面对的

安全状况是不同的；特别是高速铁路速度

快、对安全环境要求更高。”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铁路两

侧应当设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从范围

来说，“城市市区高速铁路为 10 米，其他

铁路为 8 米；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高速铁

路为 12 米，其他铁路为 10 米；村镇居民

居住区高速铁路为 15 米，其他铁路为 12
米；其他地区高速铁路为 20 米，其他铁

路为 15 米”。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禁止烧荒、

放养牲畜、种植影响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

瞭望的植物。

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 《高

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 另外规定，在

高铁线路两侧各 500 米范围内，不得升放

风筝、气球、孔明灯等物体。

在八里店的 20 根高铁桥墩上，几乎

每 根 上 面 都 有 三 种 出 自 地 方 政 府 和 铁 路

部 门 的 标 语 。 墨 汁 手 写 的 “ 禁 止 放 柴 、

注 意 防 火 ”， 红 色 喷 漆 的 “ 保 护 铁 路 人

人有责”，以及用黄色胶带贴在桥墩上的

“ 铁 路 沿 线 安 全 环 境 明 白 纸 ”， 落 款 是

“定州市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监管联席会议

办公室”。

“明白纸”显示，定州市高铁沿线保

护区为铁路两侧 100 米。

定 州 提 出 了 “ 十 五 个 严 禁 ”， 比 如

严 禁 在 铁 路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露 天 堆 放 生

活 垃 圾 、 建 筑 垃 圾 、 废 品 废 料 、 污 水

坑 、“ 白 色 污 染 ” 等 轻 飘 物 品 ； 严 禁 在

铁 路 沿 线 100 米 内 搭 建 建 （构） 筑 物 、

彩钢瓦 （房）。

定州市政府一位要求匿名的部门负责

人 对 记 者 说 ， 针 对 地 膜 等 轻 飘 浮 物 的 治

理，铁路部门应该给地方一个具体标准和

方案。“就拿地膜来说，上面的土要覆盖

到多少才可以？即使覆盖到，更大的风来

了可能还会吹跑。”

“这么大的风谁也防不住，而且国家

也未‘一刀切’禁止农民使用地膜，使用

地膜是农民多年以来的种植习惯，也有利

于增收。”他说。

“想要短期纠正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习

惯很难。”这位负责人表示，一些村民认

为“先有村庄后有铁路”，修建铁路时并

未征走沿线土地、房屋，政府对农民在自

己 承 包 的 土 地 上 耕 种 并 不 能 强 制 约 束 。

“ 总 不 能 把 高 铁 沿 线 100 米 搞 成 ‘ 无 人

区’吧？况且村民们也要靠土地生活、也

要养家糊口。”

据杨红杰回忆，每当大风天来临，他

们会巡查高铁沿线。今年 4 月 30 日，他们

在八里店的一些地块发现了白色地膜，还

临时在外侧做了加固。

这样做其实是有风险的——按照工作

机制，铁路工作人员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

并不可直接动手消除隐患。“第一涉及农

民的财产权；第二在事后责任划分上往往

会出现区分难。”一位负责巡防工作的铁

路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 比 如 对 八 里 店 那 次 事

故，定州市相关部门认为高铁巡防员在隐

患点直接处理过，可能存在处理不到位的

情况。

铁路巡防员听说后感觉很冤枉，“总

不能看着地膜飞起来吧？”按照双方商定

的协调程序，如村民在场，巡防员要先开

具“告知书”，并向乡镇政府送达“通报

书 ”； 如 村 民 未 在 现 场 ， 则 由 地 方 上 寻

找、协调村民消除隐患。

多位接受采访的铁路巡防员表示，虽

然 可 能 遭 遇 责 任 认 定 难 ， 但 遇 到 紧 急 情

况，如地膜吹扬、彩钢顶掀翻，依然会采

取临时措施动手压制，再走既定程序。

“铁路部门没有执法权，转制后成为

企业更无法约束村民。”北京铁路局集团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强调了铁路部门的无

奈，他们更多依赖向村民宣传引导来减少

隐患。

按照权属，八里店那座高架桥下，18
米宽的土地属于铁路部门。部分路段能看

到绿色的铁栅栏，一些路段栅栏已经被拆

掉，有些地方被村民种上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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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店的事故发生后，北京高铁工务

段石家庄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滕俊青更睡

不 好 了 。 定 州 沿 线 的 380 多 块 彩 钢 板

“悬”在他头上。

2018年 8月，一列高铁开到京沪高铁廊

坊至北京南区间时，受到大风刮起的彩钢

板撞击，近 5 个小时后才恢复通车。此后，各

地加强对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滕俊青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他们

负责维护京广高铁 136 公里路段的沿线安

全环境，涉及包括定州在内的 10 个县级行

政区，在 2019 年排查时共发现 1700 多处硬

飘浮物隐患，其中主要为彩钢板隐患，现在

其他地区隐患均已消除，只有定州还遗留

380 多处彩钢顶没有加固。

彩钢板指的是在村民已建好的房顶上

加装的红色铁皮，或村民自建的厕所、饲

养棚上覆盖的铁皮顶。

定州市政府部门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解

释，彩钢顶源自六七年前河北省实施的一

项高铁沿线美化项目，“当时农村屋顶比

较破旧，从高铁上看下来不好看，决定在

农村屋顶加装红色彩钢顶。”

“如今看来，当时这种做法有‘历史

局限性’。”这位负责人说。

“既不隔音，也不隔热，上来就给我

们扣了这个‘红顶子’。”八里店村民赵彩

香 （化名） 说。不久前，她家里的彩钢顶

被大风掀掉两块大约一人高的铁皮，所幸

没砸到人，也未卷到高铁上。

赵 彩 香 曾 向 八 里 店 村 委 会 要 求 加 固

或 拆 除 彩 钢 顶 ， 村 委 会 让 其 向 铁 路 部 门

反映。

滕俊青说，他们已协调交通局加固村

民 自 建 的 彩 钢 顶 ， 但 是 彩 钢 顶 美 化 项 目

“不对口”，他们也多次向定州市政府协调

加固，至今未果。

“村民自己使用、加装的彩钢顶已经

由交通局加固。”定州市交通局一名工作

人 员 证 实 ， 剩 余 的 彩 钢 顶 不 属 于 村 民 自

建，加固工作属于定州市其他部门管辖。

铁路部门对加固彩钢顶有相应的技术

规范和标准，滕俊青曾受邀对定州市相关

技术人员进行过培训讲解。

每 到 定 州 市 举 行 铁 路 和 地 方 联 席 会

议，滕俊青和同事们都会重点提及这 380
多处隐患点，但是 2 年来均未得到处理。

《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 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施行。其中要求，对高速

铁路线路两侧的塑料大棚、彩钢棚、广告

牌、防尘网等轻质建筑物、构筑物，其所

有权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采取加固防护

措施，并对塑料薄膜、锡箔纸、彩钢瓦、

铁皮等建造、构造材料及时清理，防止大

风天气条件下危害高速铁路安全。

5 月 1 日 那 天 ， 塑 料 布 刮 上 高 铁 时 ，

赵 彩 香 在 家 门 口 的 高 架 桥 下 目 击 了 全 过

程，看到赵某某被带走，她有些后怕。

现在，只要刮风下雨，赵彩香就打电话

报 警，“ 万 一 彩 钢 板 刮 到 高 铁 上 或 者 砸 到

人，我也提前报告了，不能把我带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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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里店，很多村民认为，这次塑料

布挂上接触网是个意外。他们平时对大棚

上的塑料布看得很紧。大棚一直是政府和

铁路重点防范的对象，而且大棚建设成本

高，单个投资上万元。

当地农业以种植蔬菜和月季为主。月

季大棚以竹竿或铁条撑起骨架，外覆塑料

布，再用绳子沿外侧勒紧。京广高铁开通

后，村民按照铁路部门和乡政府的指导，

在大棚外加装铁丝箍住塑料布，铁丝两端

用钢钎打入地下固定，可抗八九级大风。

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农户的大棚被风卷上

高铁。

对高铁，很多村民感到自豪：现在进

京 坐 高 铁 最 快 ， 旁 边 一 些 县 城 没 有 高 铁

站，人们会到这里坐车。

从八里店向西直行约 2 公里，是京港

澳高速公路。一条从山西拉煤运到渤海的

铁路在村南约 3 公里穿过。2012 年全线开

通的京广高铁来得最晚，八里店距离新建

的定州东站只有 3 公里。花农从大棚里搬

出的一盆盆月季，沿着这些交通要道，一

路卖到雄安新区和北京。

蓝色工装的铁路工人有时会拿着宣传

单走进村民家里，告诉他们铁路可能面临

的 威 胁 ， 比 如 供 电 网 上 的 鸟 窝 或 者 塑 料

袋，如果看到，可以拨打一个 400 开头的

电话。

王增良家的两层小楼距离高铁线八九

米远，建于 2004 年，从他家一楼客厅抬

头，就能看到高架桥上的接触网。列车开

过时，屋顶上隆隆作响。

高铁刚开通时，当列车呼啸而过，有

村民感觉耳朵也跟着响，像被人掴了一巴

掌，时间长了才适应。一位外地嫁来的媳

妇因受不了噪音，在怀孕时回了娘家，后

来丈夫也跟过去定居。

为了减少噪音，八里店许多村民家自

费安装双层门窗，家庭条件稍好的安装了

隔音效果更好的断桥铝门窗。

“国家高铁线不可能改道，那我们就

让步。”一位村民说。

现在，王增良已经习惯了高铁旁的生

活。他在每晚 11 点左右才会入睡，那个

时候，通过的列车频次开始减少，他知道

快到“天窗点”了。

那 座 高 架 桥 下 ， 不 知 是 谁 放 了 旧 沙

发，八里店的老人经常坐在沙发上打牌，

聊一些国内外大事以及月季花、蔬菜的价

格。高铁排着队路过他们的头顶。

高铁被什么拦住

□ 张世昌

我在当省人大代表期间，接到个求助

电话，对方要求面谈反映情况。来人清瘦，

70 多岁，穿着平常，忧心忡忡。老人一开口

就使我感到诧异，因为他反映的问题，竟然

与他及他的家人朋友毫不相关。

原来，老人名叫张良栋，在四川经济管

理学院教师岗位退休后，又投入商海，凭借

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诚实

经营，合法获利。富裕起来的张老一直保持

着布衣本色，克勤克俭，热心公益，扶贫济

困，可亲可敬，在坊间有很好的声望。某印

刷厂是一个民政福利性国有企业，职工是

些聋哑、肢体残疾、鳏寡孤独的社会弱势人

群，在工厂“改制”中遭遇惨景，便找到张老

为他们义务奔走反映问题，伸张诉求。

材料显示：这些职工由厂方发给每人

2.38 万元被“买断工龄”下岗，生活无着落。

若要重返工厂工作，须向厂方交纳 2 万元

成为“新股东”，换言之，相当于以 3800 元

就把原来在工厂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的

贡献，给冲抵了结。一些负债急需钱用的职

工，交不起这笔返厂费，就被抛弃到了社会

上，有的捡垃圾为生，有的成天在外游荡。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厂长等头头却花公款

购置高级轿车，过着别样的好时光。最令人

发指的是，他们在“改制”中内外勾结，通过

造假等违法手段，疯狂侵吞国有资产，少数

人以不到 50 万元买下了工厂高达 1000 万

元的国有资产，国企厂长摇身一变，俨然成

了私人老板。

我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向有关部门转

达了张老他们反映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

后来，张老乐呵呵地告诉我，经过他

们的不懈申诉和多方助力，该厂下岗职工

的问题终于得到较好解决，厂长、副厂长

也被法院依法判决犯贪污罪、受贿罪而入

狱服刑。

那 段 时 期 ， 另 外 一 个 突 出 的 社 会 问

题，就是农村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所引起的

纷争。

一天，张老带来几个农民，反映他们遭

遇到的困境，希求人大代表依法关心和帮

助他们。这些人原先都是富庶地区的农民，

从事农业和副业，日子一直过得滋润踏实。

当地政府以修建、扩建道路及房产开发项

目，对他们实行征地拆迁，涉及农户 280 多

户、农地数百亩。张老和这些农民反映的

问题，牵涉到很强的法律性和利益性。

例如：他们支持政府为修建、扩建公

共道路而征地，但对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征

地，他们认为没经具有审批权的上级政府

批准，是不合法的；而且，用于房地产开

发的征地补偿标准，应该更高些才合理，因

为当地政府把所征土地的使用权，高价出

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又以高

额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房。

其次，虽说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

财产，但他们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是他们

的合法私产，两者的所有制性质不同，对拆

迁房屋的补偿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处理，不

应用行政指令方式硬性规定。他们用具体

的数据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农民被拆

迁 房 屋 的 补 偿 标 准 是 ，楼 房 120 元/平 方

米，平房 100 元/平方米，小青瓦房 65 元/平

方米，而农民购安置房则按 350 元/平方米

进行结算，这些被拆迁的农民认为这样巨

大的价差不合理，属于强买强卖行为，也超

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侵犯了他们的合法

房产和居住权。

此事甚大，我会同另外几位省人大常

委，联署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些征地拆迁

农民的情况及诉求。但之后一直不见进展。

就 在 我 也 担 心 此 事 会 不 了 了 之 的 时

候，一天，省委有关部门一位干部登门征求

我 的 看 法 和 建 议 。原 来 ，张 老 他 们 坚 持 不

懈，把问题捅到了一位领导手中。他们在反

映问题的材料中，谈到了我和几个省人大

常委的看法，所以，省委有关部门派员来征

求意见和建议。

后来，这起农村征地拆迁问题得到了

基本解决，张老喜形于色，由衷地庆幸这些

失地农民被较好地安置。

10 多年来，布衣张老一直关注土地的

征收征用开发中出现的不良现象。他经常

进行实地调查，自费拍摄下影像，把资料整

理得翔实具体，向有关领导和部门陈情。

张老尤其痛恨大量耕地被不当征收挪

作他用甚至撂荒。他说：从上到下都在讲浪

费粮食可耻，而粮食是由土地生长出来的，

浪费土地就更加可耻了，还会影响到子子

孙孙，后患无穷。张老的高见真的很值得点

赞 。英 语 中 的“ 祖 国 ”一 词 (motherland)，就

是“母亲”(mother)和“土地”(land)组合而成

的，可见土地之于国家的重要性。

一个多月前，接到张老的电话，他语重

心长地说：“我年年都要自费去好多地方调

查 土 地 撂 荒 情 况 ，我 不 会 开 车 ，出 钱 雇 司

机，又雇人拍摄录像，然后整理出来寄送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他们反映问题。这都是我

自发、自愿干的，也是自掏腰包，花钱倒是

小事，可我今年就满 90 岁了，颠簸不动了。

所以，我决定把这些资料也寄给一些大学

的图书馆，让更多的人了解情况，也给后代

留下记录。”

电话里，张老声音顿了顿，沉重地说：

“我也寄一份给你，我知道你人大代表届满

了，帮不了忙，留作我们交往的纪念吧！”

几天后，收到张老寄来的一箱沉甸甸的

光盘，足足有 170 多张，记录了他从 2004 年

到 2020 年 17 年间，逐年拍摄的土地荒芜实

景，涉及平原地区的众多区县，内容翔实清

晰，甚至有的标出了GPS定位的经纬度。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几多敬佩，几多酸

楚，切切实实地体会到布衣张老那种烈士

暮年的悲壮和执着。

人生于世，总会有忧有乐，但具体忧什

么、乐什么，却因人而异。北宋名臣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中，主张当官的人应效法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代仁人，在朝中做官

时要担忧百姓，在僻远地方做官时要为君

主担忧，而且，担忧要敢为人先，享乐要甘

为人后。那么，作为一名普通的民众，应该

有什么样的忧乐情怀呢？范仲淹在文中没

有讲。现实中，张良栋老先生用他的行动，

展示了一个当代布衣的别样忧乐情怀。

范仲淹与张老，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不同，一个是朝廷官员 ，一个是民间布衣；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一个是古代，一个是

现代；故而他们所担忧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一个忧民、忧君，一个忧民、忧国、忧未来。

但他们有个共性，就是他们的情怀源于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精华，诚如《大学》之

言、孟子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张老先生的忧乐情怀，正是这些

大道理的映照，故能一辈子做到怀善心、行

善举，受人尊重。

布衣张老——现代公民，大德君子！

布衣张老的170多张光盘

铁路部门设置的警示牌。

5 月 1 日下午，北京西站增开应急退票窗口。

村民用手机拍摄到塑料布挂在供电线上。

铁路巡防员在测量一处彩钢房到高架桥的距离。


